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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文化文化文化周刊 烟海e家
客户端

餐饮业是直接面向大众的服务行业，鱼龙混杂，就像大
染缸似的，演绎着人间百态和悲欢喜乐。老烟台餐饮业旧年
的那些逸闻琐事，恰如戏剧中的桥段，成为一个纷繁复杂的
社会缩影。

假冒柜伙骗黄酒

餐饮消费的买卖双方、原材物料的供需双方，以诚信互
惠为基础订立的“挂账”制度，体现了生产经营活动的契约精
神。对各方而言，这种制度能够最大程度地增加彼此信任，
密切业务关系，降低结算频次，提高资金效益。

当然，任何规章制度都有疏漏之处，这也成为招摇撞骗
之流常钻的空子。上世纪80年代末，烟台一家有名的饭店，
仅宴请餐费就被骗近两万元。

这类骗术并非现代社会产物，解放前就有。民国《东海
日报》就曾以《冒名叫酒图骗其壶》为题，报道了烟台街一起

“巧骗”黄酒的案例。1933年1月10日，该报记者途经正阳
街饭馆正阳楼时，闻听楼内柜台处有多人的争吵之声，出于
好奇询问原因，原来是与酒楼有“照账”关系的某黄酒馆，春
节前依约派人前来结账，但双方对其中一笔黄酒生意产生分
歧。据黄酒馆的柜伙（即站柜台的服务员）讲，这之前曾应正
阳楼座客之召，送来两壶黄酒，快到该楼门前，却被人凭空接
去。此人抱怨送得太晚，耽误客人宴饮，即携酒而去。送酒
的伙计以为接酒人是该酒楼的柜伙，谁知结账时，正阳楼司
账声称并无此座客，遂发生争吵。恰巧在争执未果之时，有
一位会英楼的柜伙行经此处，告知会英楼日前亦曾发生过同
样骗局。至此双方恍然大悟，敢情是有人冒名骗酒，黄酒馆
只好自认倒霉。

封存厨刀有缘故

厨刀对于厨师来说，就像武器对于士兵一样重要。作为
墩上师傅的吃饭家伙，厨刀日常都是专刀专人专用，餐馆打烊
后由个人或徒弟分散保管。但其毕竟是利器，用处不同性质
也就变了。民国年间，烟台街曾发生过一起轰动商埠的厨师
杀人案，作为凶器的厨刀一度成为集中“封存”的严管工具。

1933年12月25日夜间，位于会英街义和馆的临街门面
房内，发生了一起骇人的惨杀案，四名主仆中有两人当场惨
死，两人重伤命危（送医后一人不治身亡）。后经法院检验，
死亡的副执事周某山身中30余刀（头部被砍下），柳某德、孙
某福两人头部均中6刀，而经医治获救的王某山也有6处较
轻的刀伤。惨案发生后，警局派出得力探员限期破案。经过
曲折的侦查追捕，1934年2月28日，凶手张某荣在福山龙口
村（今福山隆口村）被捉获。因为案情重大，省府主席韩复榘
在济南办公室内亲讯详审，张犯直认杀人不讳，于3月12日
以预谋杀及越狱两罪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供词显示，张某荣是福山县人，擅长抻面条、包饺子，与
死者之一的周某山原为另一家餐馆的同事。1933年10月
底，周某山被新开业的义和馆聘为副执事后，觊觎张某荣独
特的面食制作技术，允以高薪好处力邀其跳槽。张某荣到义
和馆后，仅工作13天，手艺秘方即遭“徒弟”偷学，随后被周某
山设计辞退。其后，又因对方违约克扣工资小账、恶语中伤、
无工可做以及个人存放店内的衣服丢失等，张某荣骤生仇
恨，案发当夜叫门进入义和馆，以周某山为首要报复目标，连
带阻拦的三名伙计，用灶间厨刀犯下这起惊天凶杀惨案。

此案发生后，烟台街的大小餐企皆有警惕之心，警察局
则严令饭馆营业者每晚关门后，由各家执事将每日应用刀类
如数检齐，交给司账者藏于柜内加锁“封存”，以防发生意
外。其后，每日集中保管厨刀，成为各饭馆必须要做的事项。

执事欠债忙跑路

在清末民国时期，老烟台餐饮业的组织形式产生了三种
新形态，其中的“委托经营型”颇具超前意识，是社会经济发
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旧时，委托经营被称为隐名合伙，即通过有实力的隐名
合伙人出资，由出名营业人代为经营，并按合同约定分享营
业利润，承担亏损责任。

当年烟台街隐名合伙的餐企有很多，如大罗天、东坡楼、
义和馆、中兴楼等。资方聘任的出名营业人亦即现代意义上
的职业经理人，官称执事，俗称管事，后来称为经理。规模较
大的餐企，除了聘任一名执事外，有的还配备一名副执事，一
方面协助执事开展经营管理工作，另一方面起到权力制衡与
监督作用。

执事作为被委托人，核心要求是懂经营、会管理，能够实
现委托者资产增值、效益提高、运营稳定的目标。老烟台这类
成功的事例并不鲜见，如1939年4月13日开业的中兴楼饭
庄，就聘请阅历经验丰富的钟毓理为职业经理，其连续任职时
间长达10年，在变化动荡的年代一举将中兴楼打造为烟台街
的餐饮名店，本人1950年初还荣任烟台饭业分会主任委员。

然而，并非每个职业经理都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其中不乏
一无所成、两败俱伤甚至避债潜逃之流。1933年《东海日报》
曾经报道，西马路福兴园饭馆执事盛某海，因“生意赔累”，面对
巨额经济损失和个人赔偿，竟然“潜逃无踪”。出资人及众债权
人无奈议决，将该铺底及账目兑与赵某山另行开张。

委托经营这种组织形式，古今都有实践探索，体现了专
业化管理和契约化精神。作为职业经理人选，只有具备综合
素质能力，才能实现出资人、经理人双赢的结果。

住店老外频肇事

1861年烟台开埠后，入境的外国人日渐增多，1897年前
成为山东境内居住外国人最多的城市。据海关记载，在各国
领事馆注册的外国人，到1916年时已由1882年的250人增
至1306人，国籍包括英国、日本、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
大利等。

这些驻留烟台的外国人身份多样，有领事馆官员、贸易
商人、传教士以及本土企业外聘技师，还有阶段性逗留的商
旅客、度夏客和办差人员。除长期公务经商者设有固定寓所
外，绝大多数都选择租住商务酒店。为满足西方人的居住需
要，自1865年起，资本雄厚的中外商人先后在烟台海岸路周
边，陆续兴建了海滨饭店、利顺德饭店、大陆饭店、求四饭店、
青记饭店等食宿兼营的服务设施，作为西方人及国内上流权
贵的接待场所。

民国时期老烟台的“涉外”饭店，住客来自各国，相互间
吵架斗殴的情况司空见惯。1935年6月25日凌晨4时许，居
住在烟台大有饭店的两名外国人，就发生了激烈争吵。当事
方一位是德籍鲍姆戛特纳（O.A.Baumgartner），受聘担任烟台
生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长年租住在大有饭店；
另一位是美籍巨富商人，因生意之事来到烟台，短期租住在
大有饭店。盛夏的烟台属于旅游旺季，事发之时又在寂静的
凌晨，熟睡的住客突然被高亢的争吵声惊醒，那种恼怒心情
可想而知。在双方争吵不休、店客谴责之下，两人“扭赴”警
局第一分局驻所，经警员于叔印调解无效，又扭往美国领事
馆，后续未知结果如何。

而同在1935年发生在俄籍住客身上的一件事，用可恶至
极形容当不为过。民国时期位于烟台街坤山路的青记饭店，
也属于“涉外”饭店。有一位名叫利利的俄罗斯籍住客，长时
居住于此，因拖欠房租甚多“延不缴纳”，9月7日饭店执事张
锡相与之理论，不料该住客勃然大怒，当场将张某眼睛打伤，
双方遂“扭赴”警局处理。分局刘局长以该案严重未便受理，

“当令彼等赴法院起诉”。
这类事件表明，向来标榜平等、人权、法治“普世价值”的

部分西方人，其素质德行也不过如此。

无情火灾毁商铺

俗话说，水火无情。不论哪种类型的建筑，任何疏忽大
意都有可能引发重大灾祸，古今概无例外。民国时期烟台街
见诸报端的两起涉及餐企的火灾，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始建于开埠初期的广东街，属于清末以来烟台重要的商
业区域之一。这条街的南首路东有一处楼房，合计30余间房
屋，系埠西舒家村曲某所有，经由二房东分赁给6家业户作为
经营场所，包括餐饮食店源顺馆、益隆福等，其中的常餐菜馆源
顺馆约开设于1913年前，是烟台街的一家老店，“生意颇称不
恶”。1933年12月20日凌晨3点钟许，该楼突发大火，将6家

店铺在内的全部楼房尽数烧毁，及消防队赶到猛力扑救始告
平息。大火造成的惨状，《东海日报》以《全部楼房化为焦土》为
题概述，各商号经济损失更是“颇为不赀”无法计量。

约于 1880 年兴建的正阳街，也是餐企比较集中的街
道。1939年7月23日下午6时许，南首路西之天华饭馆“突
然失慎”发生火灾，中央警署的官警皆出动，在火场附近各街
路口警戒，禁止任何行人通行。消防队驰往施救，附近拉水
车也前往帮忙，具体经济损失不明。

民国时期，商家做生意的经营场地，打烊后多用作伙计
的宿舍。源顺馆等店铺凌晨发生火灾时，应是店铺伙计深度
熟睡阶段，全部楼房短时“化为焦土”，各商号伙计居然安然
无恙，简直不可思议。而天华饭馆遭遇火灾之时，恰是该馆

“新近创筹”之际。东家王仁厚于1939年7月1日盘下原名
永乐春和记的这家餐馆，计划稍加修整后于月底开业，不想
仅过20余天就突遭火灾，对忌讳讲究颇多的商家而言，可谓
出师不利。

主仆自杀为哪般

20世纪30年代的烟台街，媒体曾报道过相距不远的两家
餐企人员自杀的新闻，这当中既有宴乐斋饭馆的经理，又有
大罗天菜馆的伙计，在社会上引发广泛关注。

自杀的餐企经理叫张某臣，1935年6月19日在会英街上
开设宴乐斋饭馆。他重资特聘“超等厨师”主持厨务，精制各
种烹调得法、味美适口、合于卫生的美食佳肴。尤其是主营
的“坛肉”菜品久享盛誉，成为时年烟台街经营此味的四家特
色食店之一。1936年4月下旬，在饭馆开办尚不足年时，因
与保德医院医士胡某正“秽亵纠葛”，张某臣不堪其辱“羞愤
自杀”。事件发生后，警局将胡某正及其子“传案押候侦讯”，
并将裁决结果公诸报端。张某臣之妻林氏则以“张死不明冤
抑莫伸”为由，于4月25日率其子到警局喊冤，警局判定该案
属司法范围，当即移送法院依法审讯。

另一个自杀的餐企伙计叫杨某宾，来自福山农村的贫困
家庭，在大罗天菜馆站柜司账，时年只有20岁。1933年4月3
日下午1时许，菜馆正处于众客集中退堂的时段，杨某宾忽服
颇具毒性的“信石一包以图自尽”，幸好被同柜伙计及早发
现，当即送至福民医院救治，期望挽回生命。至于自杀原因，
疑似当日中午客多满堂，有食客趁乱恶意逃单，杨某宾恐惧
担责赔偿，导致精神崩溃。至于毒物信石之来源、医院抢救
之结果，未见媒体报道。

拾遗巨款馈食客

见利思义是中华民族的十大传统美德之一，不仅在当下
赓续传承，在民国时期也有体现。源顺馆伙计拾遗巨款归还
失主的举动，就是其中一例。

1933年12月20日，因火灾损毁的餐饮老店源顺馆，依赖
永兴仓保公司2000元的火险理赔，对旧处进行5个多月的建
筑装修后，于此年的5月14日重新开业，照旧经营饭馆生意，
买卖红火如前。1935年1月31日是农历的腊月二十七日，
这天下午，福山县旺远村的刘某芝，因年前偿还债务急需用
款，专门到烟台街“取地价洋九十元”。当晚7时，饥肠辘辘的
刘某芝来到源顺馆，点了壶老烧及菜饭，酌后微带酒意立马
启程返家，误将90元法币“遗于该号桌上”，被收拾餐桌的堂
倌林之田拾起。林之田立即送交执事刘子明，并言明系座客
所遗。刘执事即刻“揭帖招领”。而刘某芝发现丢钱之后，沿
途寻找，突见“招贴”启事，始想起遗在该饭馆内，遂觅妥寰海
商行担保，分毫未差地由该饭馆领出。失主“以五元作酬”，
堂倌林之田“坚辞不受”，刘某芝感慨万分。

1935年改革初期的法币，面值等同于大洋。按平均购买
力测算，食客刘某芝的“遗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两万多元，
称为“巨款”当不为过。要知道，那时候烟台的“鱼翅席”约需
8个大洋，上等饭馆宴客的“四菜一汤”也就2个大洋。

“遗洋”失而复得后，刘某芝基于源顺馆执事和伙计见利
思义的善举，特地告于报纸宣传褒扬。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烟台街发生的这些事例，可谓五味杂
陈、悲喜交加，既有警示性的恶行，又有褒扬性的善举，是老烟
台餐饮业真实的写照，对当下的餐饮人而言或许是一种启迪。

世人皆知，陶渊明归隐浔阳柴桑、南山种菊，为后世留下
最清逸的田园情愫，却少有人知，那一缕拂过五柳柴门的千载
清风，终渡江北来，落驻渤海之滨的登州古壤，萦绕在登州蓬
莱西北蔚阳山的崖壁河滩之间。

近日翻阅《蓬莱蔚阳山陶氏祖谱》，见谱中所载陶氏远承
陶唐，脉出陶侃、陶渊明，心底倏生悠远之思。历史最是温柔
亦最巧妙，将千古隐逸的斯文清气，悄悄安放在登州这片海防
重镇、边海烟火之地。据谱牒所载，明洪武年间，陶氏一世祖
陶明福随军戍守登州，以文才受誉“翰墨文章第一家”，自此
占籍蓬莱，世代扎根。清康熙年间，蔚阳山始迁祖陶诗，复自
城内迁居蔚阳山北麓，爱其前山后谷、河水长流的清幽地势，
结庐垦田、安家立宗，至今已绵延一十八世。

一纸旧谱，淡淡落笔，却笃定百年史实：蓬莱蔚阳山陶氏，
为陶渊明文脉后裔。

若靖节先生穿越千年山海，驻足蓬莱水域画桥，看古邑西
大街石铺窄巷、车马相让，望府衙前街陶氏祠宇素简清幽，定
然会生出古今恍隔的怅然。此地无“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

间”的悠然田园，唯有边海重镇的苍峻风霜。
登州自古为京东锁钥、海防咽喉，从来不是避世归隐的南

山丘壑。蓬莱陶氏先人，无缘栖居桃源、东篱采菊，只于蔚阳
山翠壁青崖之下，耕读立世、守土传家，把临山滨海的烟火岁
月，活成了另一种沉静诗意。

根据族谱记载，蔚阳山先祖陶诗，承祖传文脉，耕读之余，
雅擅诗画，曾题诗村后崖壁，笔墨清古：

翠壁悬崖傍水涯，环山老树共槎芽。
扁舟独自乘流往，欲觅前村卖酒家。
诗句疏淡清远，尽得靖节先生遗韵，却又褪去江南柔婉，

浸满胶东山海的苍劲质朴。浔阳的酒，是归隐山林、随心自在
的恬淡；蔚阳山的酒，是面朝沧海、安守故土的从容。

而真正让蔚阳山陶氏文脉在登州立住脚跟的，是清代中
期崛起的陶氏五世祖陶性和他的儿子陶致炜及孙子陶大
章。陶性于乾隆年间中举，历任地方，以廉能著称，其诗文质
实清正，不尚浮华，为家族奠定了“读书务实、入仕为民”的家
风根基；其子陶致炜，嘉庆进士，官至知府，在任整肃吏治、兴
修水利，所至皆有政声，尤重教化，常以先祖靖节之风勉励后
学；其孙陶大章，承绪家学，工诗善书，晚年归里，主讲登州书
院，以经史课徒，润泽一方文教。一门三相，代有闻人，他们以
仕宦实绩与著述教化，把陶渊明的清高气节，转化为北方边海
重镇的实干担当。

翻览登州陶氏千年文脉，最动人的不是遥远的血脉附会，
而是这种精神的落地与生长：一脉是柴桑旧韵，是“不为五斗

米折腰”的清高气节；一脉是登州忠贞，是临危赴义、济世安
邦的家国担当。陶渊明以归隐成全文人情操，守一身清白悠
然；陶朗先以热血践行士人初心，担一世山海安危。一隐一
仕，一柔一刚，恰是陶家文脉跨越千年的双向成全。

今至蔚阳山北麓陶氏一脉，村野老者仍能细数陶家旧
事。古谱泛黄、崖诗漫漶，岁月磨去笔墨痕迹，却磨不散世代
相传的宗族家风。凝望蓬莱古城旧影，鼓楼幽深、古街深沉，
旧坊矗立街巷之间，于寻常烟火里撑起一城文脉底色。我突
然明白：虽然陶渊明终生未至登州，可他的文脉余风，早已随
陶氏后人落户渤海之滨。江南五柳的隐逸清气，落入北方海
疆的沧溟碧波，在军屯渔耕的岁月缝隙中，生根发芽，长成为
独属于蓬莱的别样的海派桃源。

浔阳月落，千古隐逸风流尽；登州潮生，百年宗族文脉长。
五柳庄的东篱菊香，终有岁岁枯荣；而蔚阳山古树槎芽之

间，蓬莱陶氏的根脉家风，千载绵延、生生不息。一怀归隐之
清，一身济世之重，在登州山海之间相融相契，凝成一声沉静
悠远的历史回响，耐人细品，亦值得长久留存。

1942年，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寒夜漫过胶东大地。全
国军民浴血抗敌的声势，如星火燎原燃遍山河。日伪军在
节节败退的颓势中，撕下伪装，祭出“蚕食”“大扫荡”的毒
计，于乡野间四处围捕抗日力量，妄图扼杀这股蓬勃的抗争
之火。

彼时，招远西曲城村的锄奸团，是乡土间坚韧的抗日星
火。发起人杨之君壮烈捐躯后，革命火种并未熄灭，反而在
百姓的托举下愈燃愈旺。杨文盛作为团中骨干，依旧奔走
于村落之间，传递情报、组织抗敌，将一腔热血尽数洒在保
家卫国的路上。

一日拂晓，雾气裹着寒意笼罩村庄，日伪军突袭西曲城
村，直扑锄奸团驻地。杨文盛被敌军紧追，一路拐弯抹角，
最终躲进自家的栏厩之中。栏墙不高，却能从缝隙处窥见
外面的动静。他攥紧拳头，心跳与远处的枪声同频。待日
伪军走近，他翻墙进入东邻杨全盛家。杨全盛早年闯关东，
家中只剩妻子于典英带着四个孩子(长子是哑巴)艰难度日。

杨文盛进门时，孩子们正围坐着吃饭。他迅速坐下，端
起碗筷，轻声叮嘱孩子们：“待会鬼子进来，就说我是你们的
爹。”孩子们懵懂点头，依旧安静吃饭，没有丝毫慌乱。

片刻后，两个日本兵与两个日伪军闯了进来，枪栓拉得
刺耳。日伪军指着杨文盛问孩子们：“他是你们什么人？”

三个孩子异口同声回答：“他是俺爹！”
日本兵端详片刻，见孩子们神色坦然，无半分破绽，便

嘟囔着退了出去。一场生死危机，终是有惊无险。那四个
稚童临危不惧的模样，印证着华夏儿女骨子里的坚韧，支撑
着中华民族在风雨中屹立不倒。

时光流转至1963年冬，招远县“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蚕庄人民公社党委
召集全公社的党员干部，于公社驻地集中学
习。大家白日听报告，夜晚分片讨论至深
夜，困了就睡在东岭修配厂的大通铺。闲暇
时，大家凑在一处聊往事，一段尘封的英雄
往事，在夜色中被缓缓讲述。

1941年8月8日，杨之君被捕后，日伪
军对锄奸团恨之入骨，接连策划偷袭行动，
抓捕领导人王茂盛。

一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东曲城村“狮子
口”的高台场院上，16岁的民兵杨法盛正持
枪站岗。连续值守大半宿，他困乏难耐，却
依旧坚守岗位，警惕着四周的动静。

这时，南岭方向悄然袭来一队日伪军，
迅速将他包围。一个汉奸恶狠狠地吼道：

“快带路，去李格庄王茂盛家！”
杨法盛年少却有傲骨，沉声道：“我是东

曲城村人，不认识王茂盛。”
“还敢犟嘴！”汉奸抬起枪托猛砸他，厉

声威胁，“不走就捅死你！”
杨法盛被连推带打，朝着李格庄村方向

走去。他心中明镜似的，王茂盛的家就在村
子的西南角，几步之遥。若真带鬼子前去，
王茂盛必遭抓捕，自己便成了千古罪人。

“宁死不当叛徒！”这个念头在他心中生
根发芽。行至李格庄村西头时，他趁鬼子不
备，扯开嗓子拼命高喊：“王茂盛快跑啊！”

喊声穿透晨雾，在村庄上空回荡。日伪
军这才反应过来，他是在报信！他们恼羞成
怒，朝着杨法盛的后腰连捅三刀。

杨法盛惨叫一声，倒在血泊之中，昏
死过去。此时，王茂盛刚穿好衣裳，听到
远处的呼喊声，他心头一紧，却已来不及
外逃。他迅速翻过东墙，躲进寡居的街坊
大婶家中。

“大婶，我躲到顶棚的麦秸草里。鬼子
问起来，您就说没见过我。”王茂盛说完，踩
着饭桌爬上顶棚，用麦秸掩盖住身形。

大婶镇定自若，挪开饭桌，继续烧火做饭。
很快，两个汉奸闯了进来，厉声喝问：“刚才的人藏哪

了？”
大婶不慌不忙：“我刚起来做饭，就我一个孤寡老人，没

人来过。”
汉奸里外搜查一遍，其中一个踏上饭桌，举枪朝顶棚捅

了几下，见无异常，便转身离去。
待村里恢复平静，百姓走出家门，发现村头躺着一个浑

身是血的年轻人。王茂盛上前辨认，发现是杨法盛，急忙招
呼人将他抬回家，请来老乡医救治。医生检查后说：“万幸
伤在后腰，未及要害，养些日子便可痊愈。”

经此一劫，王茂盛深知留在故乡已不安全，便毅然报名
参军，从县大队逐步进入正规部队，奔赴更广阔的抗日前
线。而16岁的杨法盛以少年之躯舍身报信，救乡亲于危
难，其义举感动乡里，成为流传至今的佳话。

华夏儿女，自古多壮志。烽火岁月里，有杨法盛这般的
平民义士，以血肉之躯守护同胞；有稚童临危不惧，以纯真
守护信仰；有王茂盛这般的革命者，舍家为国，奔赴前线。
他们之间，有着鱼水相依的深情，有着同仇敌忾的民族大
义，更有着保家卫国的铮铮铁骨。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
汇聚成民族抗争的磅礴洪流，抵御外侮，守护家园，终迎来
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正是——华夏儿女多壮志，舍身相救鱼水情；同仇敌忾
民族恨，保家卫国永流芳。

老烟台餐饮业的逸闻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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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烟台既是沿海开放城市也是革命老区，历史悠久，人杰

地灵，文化丰富。为更好地发掘烟台的文化元素，本报欢迎
广大读者提供您所知道的发生在烟台以及与烟台相关的事
件、人物、故事等稿件，要求稿件内容真实、准确、严谨，可读
性强、故事性强，且有据可循。同时，本报还面向读者征集
老照片，听您讲述那些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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